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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寂静之声”晚宴从傍晚开始。沿着
曲折的小路，我们被领到一个隐蔽的观
日落佳处，可同时看到乌鲁鲁和卡塔丘
塔。乐手吹奏土著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
这根一米多长的中空木管发出低沉的嗡
嗡声。偏东的乌鲁鲁越来越红，连同草
木、沙土都是砖红色的，大石头的纹路尚
清晰；偏西的卡塔丘塔则与大地浑然一
色，白云沉浸在金光中，如同滚烫的橙色
岩浆翻涌而过。
月亮悄悄爬上来了，起初低低的、淡

淡的，藏在朦胧的霞光中，不知何时已升
到中天，光芒也愈发皎洁，霞光像用了化
学试剂的分层法，最底层是厚重的蓝紫、
中间是柔和的粉紫、上层是轻盈的鹅黄。
当最后一抹晚霞隐去，天际残留微红，铅
灰的云低得几乎要碰到乌鲁鲁。踏上南半球时还是新
月，如今已是满月，这个轮回对乌鲁鲁来说，不过沧海
一粟。晚风吹动了野草，月亮在细长的野草间若隐若
现，乌鲁鲁岿然不动，即逝的草芥和千秋的磐石在时光
中相遇。所有光线都收起了，如同开天辟地时的混沌。

桌布铺好了，蜡烛点燃了，红酒斟满了，一切看起
来和酒店里没什么两样，除了这是在沙漠，压纸巾的是
地上捡的红黄色铁矿石。脸上、身上画着白色花纹的土
著赤裸上身，跳起传统舞蹈。一桌子萍水相逢，在与世
隔绝的广袤荒野里，脚踩亘古的沙土，头顶壮阔的夜空，
天上星光点点，地下烛光绰绰，对着从未见过、也不会再
见的人谈笑风生，于岁月长河的一隅，共享一顿晚餐。

侍者吹灭了烛火，只留下烛光小径，这才显出“寂
静之声”的意趣来。周围静极了，唯聆听大自然的万籁，
虽无声却又听见众生。初用耳听，各种虫鸣此起彼伏，
或尖利、或清脆、或悠扬；若用心听，大音希声，荒原吹
来的夜风似洪荒之流，裹挟着远古的回声。不远处的乌
鲁鲁隐没在黑暗里，树影婆娑，野草摇曳。世界本是它
们的，我们却是不速之客。工作人员手持激光灯，照向
漆黑的星空，介绍一个个星座和它们的故事：那是猎户
座，那是仙女座，那是南十字星，只照亮南半球的夜。夏
季的天已是澄明，不见一丝雾霾，然冬季更甚，清透得
能一眼望到天宫去。我虽不动，却见斗转星移，每过两
小时，一个星座便下去了，一个星座又上来，博物馆里
的幻灯片投影在天幕上，方觉地球真真切切在转动。天
空像巨大的罩子，即使把头抬到极限，也看不到除了星
月云朵之外的东西，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在浩淼宇宙
的角落孑立，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星球万千，孤寂如
斯。光束游走于满天繁星间，每个人都像回到了童年，
仰望指过的那颗遥远星球，去寻找最亮的星辰。
突然风起云涌，大片大片的白云从南边源源不断

地奔腾而来，不一会儿便占领了整个天
空。将花前月下的莺莺燕燕都抛弃吧，放
纵狂野的生命力驰骋寰宇，风吹皱了脸，
粗糙了手，始于原点，归于永恒。此刻无
须多语，把酒便是，将浪漫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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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阵父子工
杨松华

! ! ! !一老一少，上阵父子
工，是外出务工农民中又
一绝妙搭档组合。
一次，我去一家外协

加工厂验收电镀产品，同
去的司机一边驾驶着货车
一路向我抱怨说：“这家电
镀加工厂规模小，人手不
够，每次我一人去收货，总
是由一个年纪大的装卸工
替我在下边上车，一车货
总要花个 !小时才装
完，真耽搁时间。”
待我们到达电镀

厂储货仓库，发现原
来的仓库保管员离职
走了，又新来了一个年轻
的。小伙子麻利地为我们
点好出库产品后，就主动
帮那位年纪大的装卸工替
我们装起车来。这让我们
很奇怪，因为在这家电镀
厂，仓库保管员只负责仓
库内记账、打扫整理仓库。
很快，也就半个小时，

货就上完了。由于我们来
此加工电镀的产品材质
重，包装后的每箱产品重
达百余斤，以前这位年纪
大的装卸工一人上车非常
吃力，又费时间。这次有了

这位年青保管员的帮忙，
他显得不怎么累，脸上更
一直挂着满足的微笑。原
来，这个年轻人是他儿子，
这次从老家来这里找工，
就把他介绍自己身边一起
干工了。儿子来后，每次都
是父子俩自动组合，一起
上下车，一起打扫整理仓
库，俩人都有了工作上的
好搭档，老板看着开心，这

对父子更开心。
我曾经在一家大型高

层建筑工地上，一下巧遇
两对父子工。一对是做泥
水活的父亲老万和儿子小
万。六十好几的老万生得
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跟他
的虎背熊腰、皮肤看上去
还较白净的儿子根本不是
一对父子相。可俩人就是
一对好父子工。老万操作
搅拌机，给泥师递泥浆桶、
上砖块。他最喜欢、最愿意
跟定的一个泥师正是他的
儿子小万。父子俩在这家
建筑公司干了二十多年，
老万早熟知儿子工作时的
套路和技艺，知道儿子砌
什么墙需要给他拌什么沙
浆，砖头需不需要过水吃
透水分多少才可以砌好，
一个上午能砌多少块砖，
一个下午能粉刷多少墙

面，给他预备的材料绝不
过剩或不够用……诸如此
类，不需具举。在儿子小万
看来，只有当父亲老万做
他的下手帮工时，他才样
样工序干得得心应手，每
天的出手活儿量都能高出
其他泥师。因而父子俩的
日时定价工资在那些泥师
和帮工里，都能拿最高。
另一对是做架子工的
父亲周荣喜与儿子周建
军。在建筑里最危险的
永远是外架子工，从地
面看上去，他们个个身
体悬空，危险程度超乎

没见过架子工施工场面的
人的想象。父子俩干这一
行也十多年了，无论工地
和身边的工友怎样迂回变
换，总是他俩人干一处。既
有亲人之间的信任：每拿
动一根钢管，每上一层架
子，俩人互相提醒、承让，
承担各自的安全系数，能
确保对方施工安全；更有
父子俩的心相契合：一根
根或长或短的钢管在手中
传递，耐心让对方拧固好，
再传递下一根。父子俩的
身影在高空作业中也始终
显得那么矫健灵动，从来
没发生过事故伤害，工作
效率也远远高出其他搭档
组合的架子工。

我们公司机修组，也
有一对父子工。父亲唐明
华是个老机修，多年来，积
累了丰富的设备组装、检

修经验。那年，中专毕业的
儿子唐小小也来到他身边
跟他学起了设备维修。他
俩既是父子，也是师徒，一
下成为机修组的骨干力
量。几年来，机修组有其他
人员变动，唯独这对父子
一直坚守阵地，因
为他俩之间没有猜
疑、争斗，只有心向
一处，将工作做好。
我常常见父亲唐明
华躺在狭小的机台底下检
修，弄得满身满脸的油污，
而儿子唐小小蹲一旁替他
递个工具，做个外检。一旦
唐明华从机台底下爬起，
唐小小马上递一条干净的
毛巾让他擦手脸，又为他
泡一杯茶解渴。更多的时
候，是唐小小爬上高高的
行车或站在机台顶部检
修，父亲唐明华一个劲地
在底下提醒他：“注意脚
下！系好安全带！注意头顶
横开的机架……”

中国改革开放，一个
最大的新生事物是涌现
了数千万进城农民工。他
们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
军，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
重要载体，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但一直以来，
这个群体普遍干着强体
力的工种，在脏、累、差、
危险的工作环境里，任劳

任怨。而在这个群体中，
同上一家“阵地”的父子
工，让我看到了他们在异
地他乡不一样的生存意
义。他们是一家人，更是
工作场所上的好搭档。上
下一心，默契干工，为他

们自家，为我们的
国家建设付出了
辛勤劳动的汗水。

我们常说父
子天生是冤家，也

许他们在农村老家时常吵
闹过，朝对方吹胡须瞪眼
的，当他们为生计走出家
门，来到异地他乡，一下变
得如此温情脉脉，互帮互
爱，演绎着上阵父子兵的
气概来！
眼下，他们忙碌了一

年，又该返乡过年了。带着
收获和喜悦，踏上归途，心
似飞一样，回到家乡，又回
到他们曾经生活的起点，
和家人暂时团聚，抚平辛
劳和疲惫，来年出门，又是
一对生龙活虎的父子兵！

逮!狐狸"

刘向东

! ! ! !老科长朝后脑勺捋了捋白发，郑重
地说，案犯叫胡力，绰号“狐狸”，是小老
板，住浙东南某县山村。这次任务就叫逮
“狐狸”。

任务一下达，我立马向内勤领了全
国粮票，与师傅一起赶往十六铺码头。可
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去温州的客轮。师
傅果断决定，改乘长途汽车南下温州。他
掐灭烟头还冒出《南征北战》里的一句台
词“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大沙河”。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长途车也无空

调。好不容易出了上海，又
逢一场滴滴答答的冬雨，
还有窸窸窣窣的雪珠不停
地敲打着模糊不清的窗玻
璃。整个夜晚我们似乎坐
在一个颠簸摇晃的冰箱里，除了漆黑，就
是凄冷和双脚的麻木。就这样，半个白天
加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在曙光初照时渡
过了比“大沙河”更美的楠溪江。
这是一个靠山的小集镇。街面不大，

安详又繁华。我们在路边小店吃好面条，
按店主的指点很快找到了派出所。值班
民警老周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十分干脆地
说要亲自配合我们执行任务，并要求我
们换去检察制服扮成“老板”，否则当地
人不欢迎，找人也就有困难。他还介绍说
当地的家庭式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加工
业务极为抢手。无论是个体老板，还是乡
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只要听说有客户谈生
意，就会热情相见。可他们
忌讳与公安检察打交道。
因为开放搞活时间不长，
政策和法律还不完善，假
冒伪劣、偷盗诈骗和行贿
受贿等案件屡有发生。如
果不法者得知我们查案，
就会设法逃避。老周还考
虑到胡的家人和左邻右舍
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如贸
然带陌生人上门可能会引
起警觉。万一扑空，“狐狸”
就会闻风而逃。
果然不出所料，家里、

厂里均无“狐狸”踪影。出
面的是一位自称“副总”的
小吴。他看了我们的名片
后极为热情地说会马上叫
胡老板来相见，还执意要
设宴招待我们。为了任务，
我们只好客随主便，见机
行事。然而从午餐到晚餐

散席，胡始终未曾露面。
难道有破绽吗？师傅抽着烟，紧锁的

眉头让我隐隐觉得恐怕是名片出了问
题。原来晚餐时小吴离席打了名片上的
电话，发现号码与单位不符即将情况告
诉了在某酒店的胡老板。狡猾的“狐狸”
本来就做贼心虚，再加上小吴的怀疑，就
匆忙离开酒店准备外逃。
师傅判断：“狐狸”不肯露面，就意味

着有警觉和脱身的可能。一旦脱身，串
供、毁证和转移赃款赃物都会发生而影

响整个案件的侦破。时值
午夜，寒风凛冽。我们赶到
派出所，老周也肯定了我
们的判断，便驾驶摩托车
送我们到县城长途车站守

候伏击。凌晨四点，空荡寂静的候车室里
突然出现一个身影。尽管压低了帽檐，竖
起了衣领。老周一眼认定他就是“狐狸”。
见他四处张望着朝售票口走去时，我和
师傅一左一右猛然将其牢牢夹住，拷上
了手拷。随后我们押着“狐狸”登上长途
汽车，迎着橙色的朝霞，沿着波光粼粼的
楠溪江赶往金华火车站。
任务完成了。心里美美地想着又该

表扬了。不料，老科长听了汇报狠狠批评
我们接受人家宴请是严重违反工作纪
律，不仅要我们立即寄去饭钱和粮票，还
要作检查。那一脸严肃如他满头竖着的
白发，刚直不阿，令人起敬！

小狗不知道自己丑
纪忠鑫

! ! ! !我家小狗单
看还行，但是一
和别人家花枝招
展、英俊俏丽的
小狗比，立马相
形见绌、分出高下。因为我妈没带它到宠
物店捯饬个发型，做个美容啥的。
我姑对我妈说：“你也把你家小狗送

到宠物店打扮打扮，你看看毛发乱的。别
人家的小狗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妈说：“打扮那么漂亮干嘛？又不

是人，要去相亲。有那点钱，我不如多给
它买点好吃的。爱小狗，就让它吃得和你
一样好。又没说打扮得一样好。”
“那带出去也好看啊。”
“好看也是给人好看，为了得一句你

家小狗真漂亮！小狗又不知道自己丑。”

“哈哈，你怎
么知道小狗不知
道自己丑？”
“你看看，无

论什么大狗、小
狗，漂亮的狗、丑的狗，纯种狗、土狗，狗
和狗一见面不都亲热得一塌糊涂。没看
它们互相嫌弃。”
我姑立马被我妈的这一套理论折服

了，她的确没看过一只美容的狗瞧不起
素颜的狗。都是人叫嚷着：“快过来，宝
贝。它好脏，我们刚洗过澡不和它玩。”
是啊，小狗不是人，不戴有色眼镜

的。有的地方形容三四岁的孩子像小狗。
应该也和这个年纪的孩子童心相关，无
论什么家庭条件，都能乐此不疲地玩在
一块儿。

中华第一龙
徐梦梅

! ! ! !红山文化玉器中最著名的
是玉龙。而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的那条红山碧玉龙则是公认的
龙中之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此玉龙是 !"#! 年秋内蒙
古赤峰市翁特旗三星他拉村
的农民在山上挖坑种树偶然
发现的。翁特旗文化馆馆长对
这件“月牙形的玉器”看不懂，
但认为“是个东西”，就以 $%

元钱收购后锁进库房。十三年
后，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
址的一个墓葬里，发现墓主人
的胸前摆着两件玉器，像是某
种动物，曲体团身，长着猪的
耳鼻，似猪非猪，似龙非龙，于
是就定名“玉猪龙”。翁特旗文
化馆的人猜想老馆长收在库

房里的那
件玉器也

许与“玉猪龙”会有关联，就赶
紧送到北京，请考古泰斗、时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
先生鉴定。这条被忽视和沉寂
多年的红山碧玉龙，终于“秉风
而起，誉扬华夏”。

细察此玉龙：墨绿色，通体
沁色斑斓，重 !%%%克。高
&'($厘米，最宽 &"($厘米，
呈 )字形，龙体横截面呈
椭圆形，最大处近 $厘米。
吻部前伸略翘，嘴紧闭，鼻
端截平有两个对称圆鼻孔，双
眼突起如水滴，额头顶和下颚
部刻有细密网格纹，颈至脊背
饰以长鬃披向后背部，并向上
卷曲。尾部收成浑圆状且内弯。
龙的背中央有个对打孔，用绳
悬起，首尾正好向下处于同一
水平线上，可见此孔位置是经

精心确认的。此龙虽埋藏于地
下 *%%% 多年，却依然完好无
损，十分难得。其线条简练流
畅，龙身弯曲如一轮近盈之月，
充满生命的张力和灵动感，堪
称中国史前玉器之神品也！

笔者以为：红山玉龙是蛇、

马、猪等动物的复合体。蛇是先
民十分敬畏的动物，无声无息，
神出鬼没，时而遁地，时而复
见，入冬而眠，其活动与季节变
化相合，能规避酷暑严寒和风
雨雷电，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
繁殖力。内蒙古有着辽阔的大
草原，野马纵横驰骋，长鬃飞

扬，似有腾云驾雾之神力。对猪
的嘴鼻有不少争议，猪是人类
最早的肉类食物下链，何以成
了崇拜之物？大概猪是人类最
早驯化的动物，古人不仅将其
作为食物，它还是祈天、求雨和
防洪抗灾的祭祀活动中的主要
祭品，于是逐步被神化，古
谚就有“猪乃龙象”之说。

中华第一龙的玉源来
自何处，至今仍有争议。在
很长时间里学界的主流观

点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材
多是辽宁岫岩玉，有蛇纹石质
的也有透闪石质的。也有学者
甚至认为中华第一龙的玉材来
自北方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透
闪石玉矿。近年在内蒙古敖汉
地区发现了“敖汉玉”，过去关
于红山文化玉器的许多认识必

须进行
重新梳
理。笔者对史前玉器用料始终
坚持“就近”和“就地”取材的观
点，中华第一龙出土于敖汉地区
的赤峰，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其
玉材是“敖汉玉”的可能性最大。

中华第一龙还以出土地命
名，又称三星他拉玉龙，笔者十
几年前去过那儿。村口有座十
几米高的石碑，黑色底座、白色
碑身，碑身正面“中华第一龙”
五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碑顶
上树着硕大的玉龙雕塑，玉龙
昂首欲飞，在北方的蓝天下、旷
野上益显生机勃勃。仰望玉龙，
思绪万千：玉龙从远古飞到今
天，又将从今天飞向未来。龙
啊！中华民族尊崇为图腾的龙，
你究竟来源于何方？

郑辛遥
衣服挂起来!越来越挺$

人被晾起来!越来越皱%


